


Chapter 1

山南省省委常委、省公安厅厅长卢志雄从办公室回到家时已经是午夜十

二点一刻了。他脱下外衣，正准备洗澡睡觉时，手机铃声响了。他瞧了一眼放在

桌子上的手机，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心想：这么晚了谁会打电话过来？

他看了看来电显示，打来电话的是刑警总队队长伍建良。卢志雄不禁有些

吃惊，一种不祥的预感瞬间涌上心头，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重要情况。否则，伍建

良是不会在这个时候打电话过来的。

对这个伍建良，卢志雄一直非常欣赏。小伙子不仅精明能干，处事冷静，而

且十分好学，这些年跟着刑侦专家李仲章副厅长，进步很大。在侦破案件的时

候特别有思路，往往能从出人意料处下手，使侦破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卢志雄

笑了一下，心说：这个伍建良，今天是不是急昏头了才直接打电话找我呢？

“建良，在哪里？这么晚了还在工作啊？”

“厅长，对不起！打扰您休息了，我们刚刚从广西北海赶回来，有紧急、重大

情况向您报告。”

尽管卢志雄预感到有事情发生，但还是大吃一惊。“紧急、重大”情况一般

是分开用的，要么是紧急情况，要么是重大情况。伍建良同时用了两个词，说明

事情非同小可。

“建良，别急，你慢慢说。”

“不，厅长，这件事情我一定得当面向您汇报。”

“你跟仲章厅长汇报了吗？”卢志雄问。

“暂时还没有，这件事我必须向您直接汇报。”伍建良强调了“直接汇报”这

几个字。

卢志雄听得心里一紧，是什么紧急、重大情况使得伍建良这么着急，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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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连夜赶回还要作直接汇报？他心里不禁又产生了一个疑问，这是一件什么样

的大事？难道这件事李仲章厅长无法处理，或者处理不了？

从电话中卢志雄还听出来，伍建良的心里是高度紧张的。

卢志雄心里那种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

“那好，建良，你现在就到我家来，我在家等你。”

一会儿，伍建良就到了。

“厅长，”伍建良见到卢志雄时有些紧张，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实在对不

起，打扰您休息了，可是，这件事我真得非向您汇报不可。”

卢志雄看得出来，伍建良心里特别急。

卢志雄伸手拍拍他的肩膀，说道：“建良，这段时间辛苦了，你先别着急。来，

坐，静下心来，慢慢说，是什么事情能让我们赫赫有名的刑警总队长这么紧

张？”

伍建良从包里取出一份讯问笔录，“厅长，请您先看看这份讯问笔录。”

卢志雄接过笔录慢慢地看下去。

越往下看，脸色越凝重。

看完笔录后，卢志雄把它交还给伍建良，站起来，走了几步，半天没有说话。

“建良，这件事目前有多少人知道？”

“就您、我还有孙小刚、王勇四个人知道，再没有其他人知道了。当时，我也

参与了审讯，为了保密起见，我把审讯室的录像、录音设备都关掉了。”

卢志雄用赞许的目光看了看眼前这个小伙子，“做得好！建良。这份笔录暂

时由你亲自保管，务必高度保密。你还要叮嘱其他两位同志，一定要绝对保密，

对任何人都不能说。你告诉他们，就说这是我宣布的一条纪律。”

“厅长，我记住了，我一定会告诉他们的。”

“在这个案子当中，凡是涉及刚才类似情况的所有记录和材料，都由你亲自

保管，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同时，你要密切注意有关情况，随时跟我取得联系。”

“我会的，厅长，那我走了。”

“建良，等等。”伍建良刚刚走出两步，卢志雄又把他叫了回来，“对这个嫌疑

人，一定要特别注意他的安全。你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确保他的绝对安全。”

“厅长，我们一定会尽最大努力。”

“不，建良，我不是说尽最大努力。我要的是绝对的万无一失，你知道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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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严重性。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只要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就行，你一定要做到。”

“厅长……”

“建良，我知道这有点为难你，但是，我相信你能做到。”

“厅长，我想把嫌疑人异地关押，放到滨海市。那里虽然路途稍远些，但我

们从来没有在那里关押过犯人，这样做联系起来虽然费事些，但相对安全些。

您看行不行？”

“行，滨海市属于河西省，明天上班我就安排人员把有关手续办好，到时你

们过去就是了，这件事实行单线联系。”

“厅长，那我走了，您早点休息吧。”

“建良，叮嘱办案的同志，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务必小心。”

“谢谢厅长！我们会注意的。”

夜已经很深了，但是，连续为案子奋战了多天的伍建良却丝毫没有睡意。

他给自己冲了一杯咖啡，在书房里坐下。伍建良极力想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

但是，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作为省厅的刑警总队队长，这些年来，什么样的大

案要案他都见过，什么样的罪犯他都见识过，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张过。

近一段时间，根据卢志雄厅长和李仲章副厅长的安排，伍建良在河阳市负

责傅小成车祸案的调查取证。

一个月前，卢志雄收到一封来自河阳的举报信，反映黎昌县昌平公司总经

理傅小成车祸死亡的案子有问题。信中提到河阳市公安和交警部门曾两次复

查，都没有一个满意的结果，希望省厅能派人调查此事，信中还附了一张化验单

和一盘录音带。化验单上显示傅小成死后胃里的内容物里含有大量安眠药成

分。录音带里是河阳市明海公司总经理袁明海与傅小成的对话录音，来信反映

袁明海就是傅小成死亡案的策划者。

卢志雄从基层公安派出所的普通干警做起，从警 30 多年，第一次收到这种

有化验单和录音带的举报信，出于一种职业的敏感，使他觉得这件案子并不简

单。卢志雄十分重视，叫来主管刑侦的副厅长李仲章，征求他的意见。

“仲章，你看看这封举报信，很有点特殊性。几十年来，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这种举报信。”

李仲章看完举报信，沉思了一会儿，说：“这封信的确很不一般，还附带了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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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要不，我们派人去查一查这个事情？”

“是啊，我也有这个看法，信中也反映说河阳的交警和公安刑侦去查了两次

都没有发现问题。既然有这么直接的证据，为什么结果还是那样？如果我们再

转下去，就失去了意义。而且，这次的信中又提到袁明海这个人，过去也有人举

报他，但一直没有结果。我看这一次是得去认真查一查了。你看，谁去合适呢？”

李仲章说：“依我看，就派建良去吧。”

“好，那就派建良去。”

伍建良接到通知后，马上来到卢志雄厅长办公室，看到分管刑侦的副厅长

李仲章也在。跟两位领导打过招呼后，伍建良在沙发上坐下。

“建良，今天叫你来，是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卢志雄随即把手里的举报

信递给了伍建良，“建良，你先看看。”

伍建良接过举报信快速浏览了一遍。

“厅长，这个袁明海过去也被举报过。”

“是啊。”李仲章点点头，“河阳公安局查了几次，都没有发现问题。”

“建良，从表面上看，这个案子好像比较简单。但是，前一段时间河阳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复查两次，群众还是不满意，看来情况比较复杂。这次反映的情

况跟原来差不多，不过内容更详细一点，还有化验单、录音带作为证据材料。我

和仲章经过商量后，决定派你去了解这个案子的有关情况。”

伍建良说：“厅长，我一定会努力把事实情况查清楚的。”

卢志雄看着伍建良说：“建良，你要注意信中提到的这个袁明海，这个人近

几年被反映过不少回。但是，每次调查却没有问题。我感觉这个人不简单，当

然，我现在也不是说这个人就一定有问题，我们要依据事实说话。现在，并不是

要你立刻就着手正面调查他这个人，而是要你在查傅小成这个案子的时候附带

着了解一些东西，注意收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是，厅长。”伍建良想了想又说，“厅长，我有一个要求，想把孙小刚也带过

去。”

卢志雄笑了笑，“我早就知道你会提这个要求的，那行，你就把小刚也带过

去吧。有你们这一对好搭档前去，我和仲章厅长也就可以放心了。”

从卢志雄的办公室出来，李仲章对伍建良说：“建良，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伍建良与李仲章并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他对李仲章有着一种比较特殊

的感情，这种感情超越了一般的上下级和同事关系。伍建良从海阳市公安局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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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省厅刑警总队的那一天开始，就一直跟随着李仲章破案、出差、调查，学到了

不少东西。尤其在刑侦工作上，更是很快就进入角色，成为李仲章的得力助手

和得意门生，两人私下里常常以师徒相称。

李仲章升为副厅长之后，在他的力荐下，伍建良被提拔为刑警总队队长。

当时，胜任这个岗位的人选有三个，伍建良排在第三。也就是说，是希望最小的

一个。但是，因为有了李仲章的大力推荐，伍建良后来者居上，最后担任了刑警

总队队长。

“建良，这次到河阳，一定要把案子的实际情况弄清楚，不要轻易下结论。

一定要找到可靠的证据，要用事实来说话。有什么事情，多跟我们联系，我一定

会支持你，大家一起来想办法。只有这样，案子才能尽快侦破。”

“师傅，我会的。”

“案子经过了河阳市公安局和河阳交警支队两次复查，现在还在上告。说

明这中间有一定的复杂性，你到河阳之后一定要与地方公安局的同志协调好关

系。现在你去复查，他们可能会有一定的情绪，这很正常。要尊重他们，取得他

们的帮助。我之所以点名要你去，是因为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个任务完成好。”

“谢谢师傅的信任！我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决不辜负您对我的信任。”

“这就好，有时间的话，我也会去河阳看你的。”

“谢谢师傅的关心！我一定尽快把这个案子调查清楚。”

下午，伍建良带着孙小刚和刑警王勇赶往河阳，到达河阳之后，为了尽量减

少在当地的影响，他们并没有住在黎昌县城，而是住在了距离黎昌约 40 分钟路

程的河阳市区。

果然，河阳市公安局的有关同志知道后很有情绪，副局长高倍说：“建良同

志，你是行家。不像我们市局的同志，办案子没水平。你来了，这个案子也许就

有转机了。”

“高局长，您误会了。省厅目前对这个案子也只是派我们来了解一下，并不

是说要推翻你们之前的结论。”

黎昌县是一个山区贫困县，属于边远山区，人口 34 万。全县土地总面积

2276 平方公里，其中山林面积占 83.6%，森林覆盖率 85.8%。县城四面环山，几

条省级公路从黎昌县城往三个方向通往两省三地三县，交通条件十分有限。

第二天，伍建良来到黎昌，在当地公安人员的陪同下，来到黎丽家里，向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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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情况。黎丽向他们讲述了事情发生的整个过程。

三个月前的一天晚上，河阳市下辖的黎昌县城附近一段省级公路上发生了

一起交通事故，黎昌县昌平公司总经理傅小成被一辆三菱越野车从身上拦腰碾

过，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

据三菱车司机朱文标说，当时，他正从黎昌往省城方向赶，突然间前面跑出

来一个人。当他想刹车时，已经来不及了。他迅速报警，并拨打了 120 急救电

话。到医院后，医院的工作人员认出伤者是医院护士长黎丽的丈夫傅小成，于

是，赶紧拨打了黎丽的电话。接到电话，黎丽差一点晕过去，急忙从家里赶到了

医院。

看到已经停止呼吸的丈夫，黎丽不由得悲痛万分。出事的前一天早上，傅

小成说要去省里看一位多年没有见面的朋友，这次见面后一定要好好聊一聊，

住一个晚上，今天吃过晚饭再回来，想不到回来时却是这副样子。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黎丽哭喊着问了一句。

一位交警说：“在县城五公里处发生了车祸。”

朱文标站在一旁，说：“大姐，实在对不起，我也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要

知道，我就不开这么快了。”

黎丽一把抓住朱文标的衣服，说：“你赔我老公，你把我的傅小成还给

我———”

“大姐，你冷静点，真的很对不起！我看到撞到了人，就马上报了警，并且拨

打了 120 急救电话，他们也以最快的速度赶来了。可是，因为伤势太重，他还没

到医院就不行了。大姐，我也很难过，谁想到会出这样的事啊。大姐，这是我的

电话，你要有什么事就联系我，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弥补自己的过失。”

傅小成的死，给了这个家庭沉重的一击，家里人一个个悲痛万分，呼天抢

地，哭喊着上天的不公。

傅小成的母亲两次昏过去。

晚上，黎丽回到家里，看到傅小成开的那辆车就停在院子里。

黎丽强忍着悲痛问了一句：“不是发生车祸了吗？怎么车子还好好的呢？”

弟弟黎锦梁说：“姐，姐夫的车祸不是两车相撞，而是姐夫在路上走的时候

被那辆三菱车撞倒的。”

“你姐夫下车在路上走？”黎丽问了一句。

黎锦梁点点头，说：“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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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晚了，他去那里走什么？那里有什么东西让他感兴趣？”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走，快点儿跟我到殡仪馆去，看看你姐夫的尸体。”

两个人赶紧上车，赶往殡仪馆。黎丽再次来到傅小成的尸体面前，认真地

查看起来，作为县人民医院的护士长，她有着多年的护理经验和相关常识。

黎丽看了看丈夫的尸体，车轮是从胸部横着碾轧过去的，身上没有其他的

伤痕。表情很平静，看不出有过什么痛苦的挣扎，就像是睡着了一般。好像丝毫

没有感知到自己会大祸临头。

黎丽心里隐隐有一种不对路的感觉，她觉得傅小成的死不像一次普通的车

祸那么简单，可是，又说不出什么地方不对路。她叮嘱家里的人，没有经过她的

同意，任何人都不能签字同意火化。

她又连夜找到朱文标，说：“朱师傅，当时我丈夫确实是横穿公路吗？”

朱文标点点头，说：“是的，大姐，当时我只看到一个影子一闪，接着就知道

车子轧着人了，等我停下时，车子已经开出好几米了。”

“他明明有车的，为什么当时会停下车自己走呢？”

“大姐，这个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有一个人冲了过来，后来的事情你也知

道了。”

为什么傅小成的表情会那样平静，难道这一瞬间他就一点也感觉不到危

险？感受不到一点点的痛苦？

对于朱文标的话，黎丽并不怎么相信，她隐隐地感到这里面似乎还隐藏着

什么秘密。黎丽也许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正是因为她的这种感觉，在后来给了

造成她丈夫傅小成死亡的那些人最关键最猛烈的一记重拳。

傅小成的哥哥傅大成反应十分强烈，他总觉得这件事有点不明不白。

傅小成到那里下车干什么？既没碰到熟人也不是解手，就是解手也不用横

穿公路跑到外侧去。他们想通过上访把事情解决，寻求事情的真相。

“我看，干脆把棺材抬到大街上去游行。要不，就到政府上访，看看他们怎

么说，不能死得这样不明不白。”

黎丽却坚决不同意，她说：“我们不能这样蛮干。”

“弟妹，明明小成的死事出有因，难道就这样算了？”傅大成问道。

“哥，凭什么说小成的死事出有因？到街上去游行能起什么作用？能解决得

了问题吗？我不主张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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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妹，你这是老实还是什么？死的虽说是我的弟弟，但也是你老公啊！面

对老公的死，做老婆的有你这样的态度吗？”

“不错，你说的这些我都懂，我也知道。但我相信，有关部门会给我们一个

说法的，不是我们去闹就能闹出一个结果。小成是我老公，所以，一切问题都应

该由我来做主。”

经县交警大队认定，傅小成是在横穿公路时被快速前行的车辆碾轧胸腹，

导致胸骨骨折后刺入心脏及多处脏器损坏死亡，是一起典型的交通事故。

傅小成正处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想不到却出了这样的事情，让当地人

感慨不已，纷纷感叹生命的脆弱与无常。

黎丽心头的那种感觉一天到晚都在脑子里萦绕着，她反复地想着傅小成在

这个地方出车祸的原因。他在那里下车而且穿过公路去做什么？为什么表情会

那样平静？为什么身上其他地方没有碰伤和擦伤的痕迹？

尽管心里有一连串的疑问。但是，当县交警大队把事故认定通知书送到她

手中时，她仍表现得出奇的冷静。

傅小成的哥哥傅大成看了认定书之后，大声地质问交警：“我弟弟为什么要

穿过公路去？他身上为什么没有其他的碰伤，只有碾轧伤痕？车上为什么连碰

撞痕迹都没有？”

县交警大队事故科的罗发林科长说：“你弟弟为什么要穿过公路，这一点，

我们无从知道，你只有去问他了。至于为什么没有碰伤，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你

弟弟在那一瞬间突然倒下。”

“突然倒下？”傅大成气愤地说，“这可能吗？他从来没有什么病。”

罗发林冷冷地说：“这世上，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

黎丽在一旁也冷冷地说了一句：“罗科长说得好，这世上，能有什么事是不

可能的？”

不知为什么，罗发林听了这句话，心里不由得打了个寒战。他转过头，看了

黎丽一眼，两人的眼神刚好碰到一起，罗发林觉得黎丽冷冷的目光像是一把剑，

直刺自己的心，不由得赶紧把视线移向了别处。

黎丽看到罗发林将目光转移，心里更加坚定了那个念头。

她站了起来，打断了傅大成的话：“大哥，事实已经摆在这儿，再吵也没用

了。我看，咱们还是签字吧。”

傅大成赶紧把黎丽拉到一边：“弟妹，如果就这样把字签了，怎么对得起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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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难道你真的就这样算了，这事明明是有蹊跷的啊！”

“大哥，你看现在我们能怎么样呢？既然交警认定是交通意外，事情暂时就

只能这样了。”

“依我看，咱们找县政府去，万一不成，我们上市政府、上省政府、上北京，无

论如何也要把小成的死因弄清楚。”

“大哥，要弄清楚也不是这样就能弄清楚的。”

傅家和黎家的人都没有闹事，按照通常的赔偿要求和有关程序接受了保险

公司和朱文标的赔偿。赔偿非常到位，总共赔了 36 万，几乎都是按黎丽他们家

人提出的条件，比一般的交通事故多了十多万。除了保险公司那部分之外，其

余的全部由朱文标负责。

朱文标哪里来的经济实力？

黎丽在心头怀疑，朱文标在协商谈判的时候，怎么会这么慷慨？通常情况

下，经济赔偿是双方矛盾的焦点。死者家属开出的赔偿款往往较高，而负责赔

偿的一方则希望尽可能少出钱。双方往往会在赔付上展开拉锯战，而且要闹到

法庭诉诸法律才可以解决。可是，面对这样一笔高额的赔偿款，朱文标却几乎

没有讨价还价，所有的一切都很顺利，好像这钱不是他自己的一样。

黎丽让黎锦梁暗中对朱文标的经济情况进行了了解，发现他没有任何经济

实体，也没有什么商业和贸易往来。他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河阳等地赌博，从

这个角度来看，他根本就没有这个经济赔偿能力。那么，他用于赔偿的钱又是

从哪里来的呢？

这里面一定有名堂，黎丽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怀疑。

殡仪馆几次要求黎丽签订同意火化的协议，黎丽都说等过一段间再说，这

一段时间她实在太紧张了。还说自己与傅小成结婚这么长时间，两人感情一向

很好，有时间想再去看看他。等她的心情稍微平静了之后，再进行火化，并安葬

在公墓。

看她说得在理，殡仪馆的人也没说什么，就答应了。

但是，朱文标却提出，傅小成的尸体还是尽快火化的好。

县政法委沈副书记和公安局廖副政委听到黎丽不同意把傅小成的尸体火

化的消息后，也认为存在隐患。他们担心黎丽是想等事情过了之后，再生事端。

于是，主动派人上门做工作，要求黎丽尽快把傅小成的尸体火化。

“黎丽同志，我们也非常理解你的心情，也很理解你对小成的感情。但是，

C
h
a
p
te
r
1

009



Bao Hu San

我们希望你以大局为重，从维护稳定出发，把傅小成同志的尸体尽快火化。”

“请各位领导放心，我黎丽并不是要把傅小成的尸体留下来作为要挟的本

钱，更不会借此抬棺闹事。我与傅小成一起生活了 20 多年，现在他突然离开了，

我在感情上实在接受不了。希望你们能答应我把他的尸体多留一段时间，等我

心情平静之后，一定及时进行火化。”

然而，担心影响稳定的一些部门却不同意这样做，他们坚持立即进行火化。

万般无奈之下，黎丽以自己的工作担保，最后写出了决不闹事决不抬棺上街的

保证。表示，只要抬棺闹事，县里可以开除她的公职。

黎丽把保证书交给他们时，态度坚决地说：“各位领导今天都在这里，我黎

丽虽是一介女流，但我说到做到，我和家里人决不抬棺闹事，决不聚众上访。如

果你们还不相信我，坚持要强行火化，那么，我就立即死在这里，你们就火化两

具尸体吧。”

“黎丽同志，你不必如此激动。大家对此没有什么恶意，都是从工作出发，

怕这件事影响县里的稳定，影响我们的考核。既然这样，我们也相信你，希望你

能遵守自己的承诺。”

大家看黎丽的态度如此坚决，都非常感动，便答应了她的要求。

黎丽每天都要到殡仪馆去看看傅小成，每一次看到傅小成的尸体，黎丽都

要痛哭一场。

火葬场的一位老工人感动地说：“我在这里几十年了，闺女，我还从来没有

见过你这么有情意的人啊！”

朱文标也经常到黎丽家里，给她们带些东西，也经常劝黎丽：“大姐，你天天

这样伤感，对身体不好。我看还是早日把傅大哥的尸体火化算了，你们俩感情

深这我知道。可是，你也不能老是沉浸在悲痛中啊！”

黎丽总是说：“等等吧，我还不能忘了他。”

细心的黎丽发现，每一次，朱文标表面上看起来都好像是非常关心她，但只

要提及傅小成尸体的火化，他的眼神里总会掠过一丝不安。

“伍队长，这个朱文标最关心的好像就是我丈夫傅小成的尸体是不是火化

了。我看得出来，傅小成的尸体没有火化让朱文标很不安。”黎丽对伍建良说。

“怎么会这么不安呢？是不是因为伤痕？现场拍照上应该会有吧。或者说材

料上也有，那朱文标怕什么呢？”伍建良有些不解。

“是啊，我也有些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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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良点点头，说：“那么，黎医生，除了你刚才讲的傅大成提出来的傅小成

为什么要下车，身上没有碰撞的伤痕和肇事车辆没有碰撞痕迹这些疑点之外，

你觉得还有没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呢？”

黎丽擦了一把眼泪说道：“还有。”

Chapter 2

那天，黎丽下班后又去了殡仪馆，老师傅一见是她，立即帮她开了门。开门

的时候，老师傅说了一件事：“闺女，你说怪不怪，我快 70 岁了，从来没见过鬼，

可是昨天晚上，却真的是碰到鬼了。”

黎丽不由得有些好奇：“大伯，怎么了？”

“昨天晚上，我正睡得有点迷迷糊糊时，听得这房子外面有响动。很轻，很

轻，像是有人在轻轻走动。于是，我走过去看，结果什么也没有，你说，是不是碰

见鬼了？”

“大伯，怕是你听错了吧？”

“听错了？”老人笑了起来，“你别看我年纪大了，耳朵却挺好使的，绝对没有

听错。这里面到了晚上都静悄悄的，就更不会听错了。”

“那会不会有人来偷东西呢？”

老人笑了起来，说：“偷东西，那更不可能，这里是存放尸体的地方，他们来

这里偷什么？难道有人会偷一具死尸回家？”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老人的话，让黎丽心头一惊：难道他们真的是来偷尸

体的？

她不动声色地问：“大伯，这里存放了多少尸体？”

“不多，包括你老公傅老板的总共也就三四具。一般情况下，都及时火化了，

有谁会把尸体放在这里冰冻着？光花钱，又不起作用！像你老公这种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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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双方签订协议处理完事情之后，就当即火化了。有时碰到双方有矛盾

的，会留一段时间。像你这样的，还真没有。”

“那这里近来有什么重要人物或者有什么双方有很大矛盾没有解决的相关

人员的尸体吗？”

老人摇摇头：“没有。”

“大伯，那你快带我去看看昨晚你听到动静的地方。”

老人带着黎丽来到屋子后面的一块空地上，只见草地上有被人踩踏过的痕

迹。黎丽沿着那些痕迹来到窗户外面，只见不锈钢防盗窗有被撬过的印迹。

黎丽心里感到更加吃惊了。

她不动声色地回到老人身边：“大伯，这哪里是鬼啊，明明是人。这几天晚

上，你要小心一点，我估计这些人还会再来，但具体来做什么，我不清楚。”

“这就怪了，这些人来这里偷什么呢？”老人自言自语道，“难道真的是来偷

死尸？”

黎丽在殡仪馆并没有待多久，立即回到家中。她把弟弟黎锦梁找来，说：

“锦梁，你姐夫的死果然有问题，昨天晚上有人准备到殡仪馆盗尸体了，看来他

们想毁尸灭迹。”

“姐，难道姐夫的尸体上面还留下了什么让他们不放心的东西？”

“对，肯定有。否则，他们不会去偷尸体的。”

“姐，那怎么办？”

“越是这样，越要把小成的尸体保存好。依我看，只有把你姐夫的尸体搬回

家里来，才安全。”

“可是，殡仪馆不会同意的。”

“是啊，我们得想个法子，得想个法子。”黎丽反复地说着。

“姐，就是殡仪馆同意了，家里也没法存放姐夫的尸体。”

黎丽急得在房间里团团转。

她看到傅小成和自己的结婚照时，不由得灵机一动：“锦梁，你赶紧去帮我

买一个大的冰箱回来，不管多少钱，要能站进去一个人的才行。”

“姐，你准备把姐夫放进冰箱里吗？”

黎丽点点头：“事到如今，我也只有这样了。他们不是要快速火化吗？我们

来个将计就计，利用他们的这种心理，把小成的尸体搬回来。”

第二天上午，黎丽来到县政法委，找到沈一平：“沈书记，这段时间让你们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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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了。我知道小成的尸体一天不火化，你们的压力就存在一天。小成的尸体也

存了半个多月了。这样下去，天天要花钱，长此下去，会成为家里的一项经济负

担。同时，还让你们费心，实在过意不去。我想来想去，人死不能复生，再深的感

情，我守着一具尸体也没有什么用。我想尽快把小成的尸体火化掉。”

沈一平高兴地说：“这才对啊，黎丽同志，你真不愧是我们县医院的护士长，

识大体顾大局，我们真应该谢谢你。”

“不过，沈书记，我有一个请求，我想请人帮忙塑一尊小成的蜡像放在家里。

这样，我就不用天天到殡仪馆去看他的尸体了。”

“这个可以，只要你们家里的人同意就行。”

“可是，我要把小成的尸体搬回家里一段时间。”

“搬回你家里？”沈一平吃了一惊。

“是啊，给小成塑像的人说，他不想天天去殡仪馆，说那地方晦气，不吉利。

如果是那样，就塑不成了，小成的尸体就只好再多存一段时间了。”

“那你放在家里得多长时间啊？”

“我看，少则十天，多则二十天吧，反正我会尽快将小成的尸体火化的，请领

导放心。”

“那行，我们给民政局的同志打个电话，你去办理相关手续就行了。”

下午，黎丽和黎锦梁就用一个大冰箱把傅小成的尸体给“借”回了家。第三

天，黎丽从省城请来的塑像艺术家就来到黎丽的家里开始给傅小成塑蜡像。

搬尸体的时候，老人告诉黎丽：“昨天晚上，果然又有动静。但是，每次他出

去看时，都没有人。几次之后，他干脆不睡了，和另一位师傅搬了把椅子坐那儿

聊天，一直聊到天亮。”

“谢谢您！大伯。”

“呵呵，谢什么？这是我的工作。”

朱文标在塑像的第二天就来到黎丽的家里。

“大姐，你可真是一个情深意重的人啊！天下的女子都得以你为楷模。”

黎丽笑了笑，叹了一口气：“朱师傅，我也是听你们的劝啊！有时你们劝过

我之后，我再仔细想想，也确实是这样。人都已经死了，我留着他的尸体又有什

么用，这些日子，也花了不少钱，所以想尽快火化了算了。”

“大姐，如果傅老板泉下有知，看到你对他这么痴情，也会感到欣慰的。”

“俗话说‘一夜夫妻百日恩’，我跟小成生活了二十多年。感情确实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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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塑一尊蜡像也是应该的。”

傅小成的父亲和母亲看到黎丽对傅小成这么情深意重，也非常感动。

“小丽，小成出了意外，我这个当妈的也很心痛。但是，他已经走了，我看，你

就不要再在家里塑像了，你对小成的好，我当妈的代他谢谢你了！但是，这样对

你不公平，会影响你以后的日子，你知道吗？”傅小成的母亲哭了起来。

“妈，小成的像我一定要塑的，我一定要天天看着他。”

“那你以后怎么办呢？”

“以后，您就是我的妈妈，我带着儿子照样侍候您到老。”

“小丽，如果小成泉下有知，有你这样的妻子，他也该知足了。”

黎丽到殡仪馆借尸给傅小成塑蜡像的事情很快就传开了。她的母亲听说

后，一大早就赶了过来。“丽丽啊，你这是做什么呢？房间里放一尊他的像，到时

谁敢进这个门，你今后总得成个家吧？这样子，谁还敢要你啊！丽丽，算了，你就

不要塑什么像了。”

“妈，我跟他生活了二十多年，总忘不了他，给他塑个像放在家里有什么不

可以？您就别管了，我自己的事情，我知道怎么办。”

“不行，妈什么事都可以不管，今天这事对你影响可大着呢，妈不能由着你

这么干。”

“妈，平时我什么都听你的，这回女儿真的不能听你的。”

“不行，妈平时什么都可以由着你，但这事决不能由着你。”

“妈———，女儿求你了！”黎丽流着眼泪叫了一声。

“不行。”母亲也流下了眼泪，“丽丽，妈这也是为你好。”

黎丽的母亲三下两下就把房里的东西扔了。

本来，傅小成的母亲是不支持儿媳给死去的儿子塑蜡像的。但是看到黎丽

的母亲扔东西，仍然觉得有些过分。就说：“亲家母，你不要这样。我也劝过小

丽，可她不答应，我看就由她自己吧？”

黎丽的母亲听了她的话，以为是她主张黎丽给傅小成塑像的，不由得气冲

冲地说：“不是你的闺女，你当然不心疼。你儿子死了，难道还要死缠着我的女

儿不放？”

儿子刚刚车祸身亡，心里本来就很难受。傅小成的母亲哪里受得了这样的

侮辱，听了亲家母的话不由得火冒三丈：“这是我们傅家的事，你管不着。”

“什么？你们傅家的事，这是我女儿的事，我偏要管。”

014



“这是我儿媳妇的事，是我们傅家的事，就不要你管。”

两人最后都失了风度，破口大骂，外面围了一圈看热闹的人。

黎丽听着两位母亲在那里大吵大闹，劝也劝不了，只好在一旁哭，任由泪水

长流。

最后，在街道和居委会干部的劝说下，黎丽的母亲才被人们拉着离开了。

临走，嘴里还不断地骂着。

两个人的对骂，很快成为了街坊邻居们的谈资，在街头巷尾流传开来。

黎丽曾交代过黎锦梁，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人都不能说出他们塑蜡像的目

的，即使是对父母也不能说。因为一旦被人知道了，可能就要失败。

所以黎锦梁看着母亲与傅小成的妈妈发生口角却不能把真正的目的说出

来时，心里非常着急，不知如何去劝母亲。

两位塑像的艺术家就在黎家住了下来，黎锦梁也从建筑公司暂时回到黎丽

家里专门负责这项工作。

周围的左邻右舍非常好奇，常常到家里来看艺术家塑像。但黎锦梁按照黎

丽的吩咐，只让他们在厅外远远地看着，不能进入厅内。

每天晚上，艺术家休息之后，黎丽都要关上门，到冰箱前坐很长一段时间。

她对那位艺术家说：“小成真的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要好好陪陪他。”

黎丽的行为得到了那位塑像艺术家的理解与赞赏，他说从来没有看见过这

么痴情的女子，给并不是什么公众人物的丈夫在房间里塑一尊蜡像，觉得这是

一个现代版的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伍队长，我以为他们去偷尸体，就是为了毁尸灭迹，把证据毁灭掉。”

“那么，你把尸体搬回家里多放这二十多天也没有用啊。”

“是啊———”黎丽长叹一声，“可是，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伍建良看见，

黎丽明显地迟疑了一下。

“黎医生，还有没有什么地方引起你的怀疑？”

“没有了。”黎丽摇了摇头。

“那么，目前你手里有什么证据没有？”

黎丽再次摇了摇头，说：“没有，尸体早就被火化了。”

伍建良又问了一句：“其他证据呢？”

“也没有。”

“黎医生，我还有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化验单和录音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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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丽的眼神闪了一下，避开了伍建良锐利的目光，说：“没有，对不起！我真

的不知道什么化验单和录音带的事情。”

“那好，我们先告辞了。对于我们今天来过的事情，希望你能够保密。如果

有事或者想到什么了，请随时联系我们。”伍建良从包里取出一张名片，“这是

我的联系电话。”

黎丽伸手接过名片，说：“好的，谢谢！有事我一定联系您，几位慢走。”

Chapter 3

伍建良和孙小刚他们了解到，对于傅小成的死，闹得最凶且不断到有关部

门上访的人不是黎丽，而是傅小成的哥哥傅大成。

傅大成是黎昌第三中学物理教师，这些天来，为了弟弟的事一直在上访。

他找交警大队的领导、县信访局，再找县里的领导，到处发材料，到处对人说他

的弟弟是被人谋杀的。要求政府责令有关部门查出事实真相，严惩凶手。

“要是发生车祸的话，我弟弟的身上怎么能没有碰伤，而只有轧伤？过几分

钟就到家了，他为什么要下车？那辆车上为什么连擦痕都没有？”

刚刚开始的时候，傅大成的话并没有人相信。大家都知道傅小成搞建筑，

赚了很多钱。但是，他这个人德行好，又愿意帮助别人，几乎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怎么会有人谋害他？可是，听傅大成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时间长了，大家不

由得对傅大成的话信了几分。

渐渐地，县城里传得沸沸扬扬，街头巷尾开始有了议论，人们看到黎丽也指

指点点，关于傅小成的死就有了各种版本。

有人说，傅小成在外面包养了一个情人，谁知那个情人是有老公的，被她老

公发现后。把傅小成毒打了一顿，并敲了他 10 万块钱。谁知傅小成十分喜欢那

个女的，仍旧与她来往。那女人的老公最后只好把他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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